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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存在论意蕴

王天恩

摘 要 作为信息数字编码发展的产物，大数据扑面而来并整体呈现出一个不同于物

能世界的信息世界。作为不同于物能存在的信息存在，大数据具有重要的存在论意蕴。由

于越来越以数据网络的形式存在，且通过使物能存在网络化，大数据意味着存在的升级。这

种存在升级意味着存在由物能世界到数据世界的扩展，信息和物能存在的网络一体化，存在

过程及其把握的更高维度的提升，人和世界存在与发展信息层次的一体化展开。基于信息

存在的大数据形态，不仅可以得到“ontology”涵义从本体论到存在论嬗变的大数据观照，看

到从本体论到存在论、从实体存在论到关系存在论、从最基本的物的存在到最高层次的人的

存在、甚至从存在到非存在嬗变的逻辑，而且可以看到存在的未来已来维度，从而进一步看

到大数据基础上存在论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深层次关联，直至存在论的人类学意蕴。

关键词 大数据；ontology；信息编码；存在论意蕴

中图分类号 B086；TP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2-002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ZX003）

作为一个具有规模整全性、实时流动性、结构开放性和价值生产性的量化世界［1］（第15版），大数据越

来越清晰地晓示着自己非同寻常的存在论意蕴。通过大数据呈现的量化的信息世界，可以看到存在的

整体扩展和升级。作为信息数字编码发展的产物，大数据的发展在物能世界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一个

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信息世界。正是在物能存在基础上信息存在的发展，意味着存在的升级。通过信

息存在的大数据形态，从大数据层次观照“ontology”的涵义嬗变以及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更深层次的关

联，可以看到大数据的重要存在论意蕴。

一、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级

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级，一方面表现为存在的大数据内涵扩展，另一方面表现为存在的大数据维度

提升。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人们的活动主要基于大自然，在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主要通过理解世界

来理解自己；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在大自然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进一步基于大数据活动，在

与大数据的相互作用中通过理解自己来更好地理解世界，从而在更高层次构成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理解

自己的双向循环。基于自己活动结果的大数据来理解自己，正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伟大转折的信息文

明的实质。正是信息文明的发展，徐徐展开了大数据丰富深刻的存在论意蕴。

信息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只具有存在论预设的大数据世界。虽然大数据

和大自然性质截然不同，但就人类而言，大数据只具有存在论层次的在先预设，意味着大数据在基本方

面与大自然具有存在论对等性。这既是大数据最重要的哲学意蕴所在，也是大数据区别于小数据的根

本之处。大数据和大自然在基本方面的存在论对等性，使我们可以在与大自然存在论意蕴的同等意义

上讨论大数据的存在论意蕴。大数据不仅集聚了人们在网络上留下的数据足迹，而且将相对碎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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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足迹整合为一个关联丰富的信息世界。数据足迹不仅使我们能建立起与空间立体相关的关系结

构，而且能够在时间维度构成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相关关系。当由此把握得到的大数据与世界同步

流动甚至可以快进和慢动作考察时，我们就在物能世界的基础上，拥有了一个与自然世界具有基本层面

的存在论对等性，甚至比自然世界具有更丰富可能性的大数据世界。

在存在论层次，大数据存在一方面在基本层面具有与大自然的对等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大自然所没

有的更重要的性质和特点。这些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信息数字编码发展

的产物，大数据是一个量化的世界，集中体现的就是大数据“量化世界”的口号；二是作为人类活动的结

果，大数据具有人类学特性，大数据（表明信息存在具有客观性和非确定性相结合的两方面）不仅进一步

明确了量化把握和质性把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而且表明了信息领域客观确定性和主观非确定性关

系的更深层次，其极端表现就是大数据的可篡改性；三是在大数据基础上未来纳入当下形成的更大程度

可预测性，典型标志就是“未来已来”。大数据的存在性质及其新的存在特点，无疑具有重大存在论意

蕴。与大数据的规模整全性一样，大数据的存在论意蕴，既是指具体的大数据，更是在大数据的融会发

展意义上说的。大数据的发展必定会经历一个数据割据的发展阶段，但统一发展也必定是大数据发展

的总体方向。大数据越是统一发展，其存在论意蕴越典型。正是由此才可以看得更清楚，大数据构成了

存在的升级以及新的存在论性质。

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级，具有十分丰富深刻的内容。

首先，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级表现为物能世界基础上数据世界的发展，意味着存在的扩展。作为信

息数字编码发展的产物，大数据以越来越具有整全性的方式，使存在从物能存在扩展到信息存在。正是

作为整全的数据存在，大数据才具有信息意义上的存在论意蕴。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信息是信息，不是

物质或能量”［2］（P132），而是一种关系，一种感受性关系，一种基于物能的感受性关系，其成熟形态即信

宿和信源间的感受性关系［3］。而作为机器信宿与信源相互作用的结果，信息的数字编码是自然生成的，

类如自发生成的大自然。如果大自然是原生存在，那么，大数据就具有次生存在的性质。由于还没有进

入人类认识，大数据的这种次生存在不是大自然存在的延伸，而是既不同于物能存在，同时又具有世界

存在性质的信息存在。这个以信息方式存在的世界，正是在量化世界中生成的新的世界层次。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关于大数据“量化世界”的口号，一方面形成越来越普遍的共识，另一方面又存

在理解上的分歧。在法国哲学家拉图尔看来，量化世界具有明显局限性。以社会学为例，由于在社会领

域中划分出了什么是、什么不是可量化的知识，社会学从未成为一门量化的科学。拉图尔以法国学者特

有的风格写道，“数字、数字、数字，社会学一直被成为一门量化科学的目标所困扰。”［4］（P145-162）根据拉

图尔的观点，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数据与社会》的创立者达纳·博伊德（Danah Boyd）和克劳福德

（Kate Crawford）认为，“大数据为人文学科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以确立量化科学和客观方法的地位。

它使更多的社会空间可以量化。在现实中，基于大数据的工作仍然是主观的，它所量化的东西并不一定

能证明客观真实——特别是在考虑来自社交媒体网站的消息时”。在他们看来，“声称客观性和精确性

是误导”［5］（P4）。在这里，明显存在一个关于量化世界的更深层次的理解问题。由于数据化意味着量

化，大数据的口号就是量化世界；由于算法不仅有数值运算算法，还有非数值运算算法，而非数值运算算

法几乎可以无所不包或没有确定的界线，这个意义上的量化触角的确可以伸向几乎任何领域。在主流

观点看来，数据化“指的是获取有关天下万物的信息——包括那些我们过去根本不认为是信息的东西”［6］

（P15），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信息。只有在信息层次才能看到，作为量化的世界，大数据是一个信息数字编

码的世界。作为由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的信息构成的世界，作为量化的世界，大数据不仅构成了一个

与物能世界具有基本层面存在论对等性的存在，而且其构成的是一个具有不同存在论意蕴的全新世界。

由于信息是物能基础上涌现的感受性关系，作为信息数字编码发展的产物，大数据不仅意味着“存在”范

围的扩展，而且意味着“存在”基本层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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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级意味着信息和物能存在的网络一体化。这种存在升级，不仅意味着在

由物能世界扩展到作为信息数字编码的数据世界，更表现在存在方式前所未有的提升——网络化。正

像信息基于物能、大数据基于大自然，相对于大自然，大数据具有一个重要优势：大数据的网络化几乎就

是其天然本性。大数据的特性与数据规模密切相关，而网络则是大数据规模扩展和层次提升必不可少

的基础。随着网络化的发展，大数据越来越以数据网络的形式存在。这意味着，大数据的网络化一方面

以信息的网络化为基础，另一方面又不仅使信息网络化，而且为物能的网络化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基础。

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级，也不仅意味着信息世界的网络化，而且表现为信息和物能存在的网络一体

化。正是由于大数据最基本的存在论意蕴是从物能存在到信息存在的扩展和提升，在大数据基础上，不

仅信息存在，而且物能存在都在走向网络化。大数据典型地晓示了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人的需要的

满足为最终目的的哲学本性。作为创构的基础，大数据不仅为创构认识论［7］，而且为具体而非抽象的存

在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前提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不仅启示了更深层次的信息知识论，并为算法

存在论［8］（P35-59）研究提供了存在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提供了超越原来方法论划分的局

限，在存在论和知识论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不仅提供了实现方法论新突破的条件，而且促进了更具存

在论意蕴的信息和物能一体化，这在信息和物能网络化融合的物联网整合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科技发展的基础上，从互联网到移动网络再到物联网的发展，使信息世界

和物能世界逐渐实现无缝对接，世界在数字化基础上重新整合为一个信息基于物能并整合为一体的全

新世界。其核心机制就是万物互联的物联网。

物联网由智能终端相连构成，智能芯片作为网络节点将万物互联。在物联网构成中，射频识别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系统有读写器（Reader）和电子标签（Tag），其作用是在读写器和电

子标签之间建立起感受性关系。电子标签既是感受器也是信号发射器，它从读写器的电磁波获得能量，

把所标注的物品的信息编码发射出去，使读写器与之建立起关于该物品的感受性关系。由此可以建立

起物联网，通过每一件物品上的电子标签将物品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通过根据需要建立物品和

物品间的感受性关系，实现物能之间联系的信息化。而移动的网络终端则使泛在的物联网日益摆脱特

定空间格局限制，构成了一个超越固定空间、信息物能一体化的大数据世界。物联网使作为信息文明基

础的大数据与物能基础渐趋无缝连接，正构成与物能文明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信息文明基础。云计算则

以典型信息及其处理共享的方式，极大地强化了单纯大数据存在的割据状态，为信息文明基础的彻底整

体化奠定了基础。由于物联网意味着信息和物能的网络一体化，在主要是数据之间相关关系的基础上，

不仅生长出越来越丰富的物能关系，而且必定使大数据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之间发生重要的关系性变

化，这种变化具有重要存在论意蕴。

再次，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级，意味着存在过程及其把握的更高维度提升。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

级，甚至不仅意味着物能和信息存在一体化意义上的网络化，而且表现为存在过程及其把握的更高维度

提升。由此，存在不仅出现量的扩张，而且发生了重要增维。信息存在不仅是纯粹物能意义上的存在扩

展，而且由于物能和信息日益深度融合，具有实时流动性的大数据不断向未来维度延伸，使大数据存在

具有越来越强的预测功能。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正是大数据的预测功能，使存在空前向未来维度扩

展。由于信息不同于物能的性质，大数据整体呈现的信息存在使整个存在状态的涵盖范围越来越朝未

来向度伸展。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看到未来向度延伸日益充分的展开。这既与信息的网络化优

势、又与信息的本性密切相关。

最后，大数据构成的存在升级，意味着人和世界的存在发展信息层次一体化的展开。大数据构成的

存在升级最重要的还在于，这不仅意味着物能和信息一体化存在过程及其把握的更高维度的提升，更表

现在大数据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在此基础上，越来越主要作为信息方式存在的人建立起了与自然世界

更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从而展开了人和世界存在发展的信息层次一体化。网络不仅使大数据有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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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和数据多样性，更重要的是使大规模数据集合构成了丰富的相关关系。这是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

和，人类社会构成信息层次关系性升级存在的重要内容。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网络越来越成为人类生

存的直接基础，数据的由此产生和由此产生的数据，就与抽样采集的数据具有原则性不同。如果说，作

为抽样采集的数据，样本数据是资料性数据，那么，作为人类生存的数据足迹整体，大数据则是具有存在

论意义的数据。正是由此，才构成了具有规模整全性、结构开放性、实时流动性从而价值生产性的大数

据，构成了人类存在和发展越来越必不可少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大数据才不仅具有世界观意义，而且

通过信息的数字编码，在物信息化和信息物化的直接关联基础上，构成了人和世界存在发展过程的双向

循环一体化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大数据存在的网络化层面和未来维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存在论意蕴。

从主要由过去和当下构成的存在到未来已来的存在，从相对离散的存在到存在的网络化，从互联网

到物联网，从物能存在到信息存在，人和世界的存在性关联从物能层次到信息层次，大数据世界提供了

一个重要基础，构成了信息存在的大数据形态。

二、信息存在的大数据形态

由于大数据构成了一个越来越类似物能世界的信息世界，对人类来说，大数据本身的存在形态在某

些方面就表现得越来越类似大自然。关于大自然，理解可以很复杂。广义上的理解，人类也可以包含在

大自然之内，要进行更有意义的区分，则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到动物直到人类，不可能有明确的界

线。至少相对于人类而言，信息和物能的原则区别为我们更合理地使用“大自然”概念提供了更深层次

的依据。作为感受性关系，信息的产生及其物能编码特别是观念编码的存在，不仅构成了一个与大自然

区别越来越大的世界，而且这种区别比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的区分更具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信

息编码的数字化发展密切相关。

信息是以其编码进入操作的。信息编码有两种基本类型：信息的物能编码和信息的观念编码。前

者典型的如作为信息物理编码的电信号；后者典型的如作为可感具体事物抽象概括结果的概念。在典

型的物能编码和典型的观念编码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系列，其间信息的数字编码具有特殊地位，在两种

基本信息编码之间起着至关重要的直接转换作用。在数字编码基础上，信息的物能编码和观念编码可

以近乎完美地融为一体，这不仅在物能和信息关系中意味着二者在机制上的一体化，而且在人和世界关

系中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内在关联。由此可见，深化信息数字编码理解的意义以及关于大数据及其存在

论意蕴研究的重要性。在信息意义上，大数据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和大自然具有基本方面存在论对等性

的世界。在信息世界和人的关系中，出现了全新的内容，与人和自然世界的关系完全不同。这一具有重

要意义的发展，与信息存在的大数据凸显密切相关。

作为信息数字编码发展的产物，大数据空前开显了信息。以信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

信息科技的发展构成了具有生态维度的“信息文明之树”。大数据就像信息文明之树的树干，信息就是

树的根，人工智能则是信息文明之树的花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信息的展开。大数据以信息数字编

码的方式，将生长在物能土壤中的信息伸展出物能大地。以大数据为典型代表，信息科技的发展使人们

对信息的资源性质认识越来越自然化。人们甚至认为，“信息是我们这个世界运行所仰赖的血液、食物

和生命力”。而比特“存在于一个个二进制数字、一个个触发器、一个个‘是’或‘否’的判断里”［9］（P5，7）。

如今，通过展开信息，大数据以信息数字编码的方式逐渐将信息和物能直接关联在一起。

大数据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展开了信息。信息完全不同于物能的本性，人类借助信息技术处理数据，

越来越可深达存在论层次。不仅如此，回过头来由信息看物能，使人类的物能处理能力随着信息处理能

力的发展而提升，从而物能观念也相应发生改变。随着信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由于人类可以通过信

息驾驭物能，依靠人工智能处理物能也会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前景。正是与物能存在的这种内在关联，使

信息成为对人类来说越来越重要的存在。大数据作为信息的展开，正形成信息存在的大数据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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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技术，大数据的意义可以想见；但作为信息性存在，大数据的发展前景至少到目前我们还难以

想象。关于大数据在信息存在中的地位，有一种表述是“大数据走向信息世界的中心”［10］（Pxxv）。这意

味着，大数据最重要的意义不在大数据方法，而在其存在论意蕴。“在比我们想象中更近的将来，我们世

界的许多方面都将被计算机系统增强甚至取代……正如互联网通过将通信加入计算机根本改变了世

界，大数据也将这样，通过给予世界一个从未有过的量化维度，大数据将改变生活的基本方面。”［6］（P12）

大数据提供或更确切地说所开辟的“可量化的维度”，其实正在成长为一个世界，或至少是世界的一个离

人类最近的层面。对人类来说，它就是一个虽然是量化但同样具有整体性的世界，即一个量化的整体世

界。它一方面具有与自然世界基本方面的存在论对等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然世界没有的性质。正是

因其特点，大数据量化整体世界深层次涉及大数据与物能和信息的关系。

关于大数据和信息的关系问题，与对信息的理解密切相关。如果明确了信息是感受性关系，那么一

切可感受的存在就都能与信息建立起联系，甚至包括“非存在”。在这里，非存在不是与抽象的存在相对

的抽象观念，而是与感性具体事物的存在相对的非存在。比如窗台上一盆花的不存在没有物能意义，但

在信息意义上，它可以是与之建立起重要信息的信源。在量子通信中，“反事实通信”正是以具体信号的

非存在为信源进行的。在物能意义上，有意义的非存在只能是存在的对应观念；而在信息意义上，非存

在则可以是与存在一样具有实践甚至操作意义的存在。观念不能作为可以与之建立起感受性关系的信

源，因为观念不具有感受质（qualia），可以作为信源的非存在是感性具体存在的反面。正是作为感性具

体事物存在的反面，非存在可以是与信宿建立起感受性关系的对象。所有与感性具体存在对应的反面

都可以是潜在信源。这不仅意味着存在范畴新的拓展，而且意味着存在观念的重要更新。就感性具体

而言，不仅具体事物的存在，而且其非存在，都与感性实践具有根本关联。由此可以在更深层次看到大

数据作为信息存在形态的存在论意蕴，看到这个意义上大数据存在论意蕴的非同寻常。

人类文明伊始，数据就伴随着人们，大数据则空前凸显了数据的存在。大数据存在的特殊意义，无

论在哲学还是科学中，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李德毅院士看来，“大数据本身既不是科学，也不是

技术，它反映的是网络时代的一种客观存在”①，数据存在的大数据方式，空前凸显了不同于物能存在的

信息存在基本事实。“这些趋势的更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有更多的数据。而我们拥有更多数据的原因则是

我们正在以数据形式呈现现实的更多方面”［6］（P72）。在这里，“以数据形式呈现现实的更多方面”，既意

味着能看到越来越多事物的数据化存在方式，也意味着数据的存在越来越普遍。对大数据来说，这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更到位的表述，应当是数据——事实上在根本上说是信息——成了越来越重要的

基本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具有异乎寻常的存在论意蕴，它不仅整体性地凸显了信息存在这

一越来越重要的全新基本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物能存在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所有这一切，都与大

数据作为信息数字编码的数据集合密切相关。

作为信息数字编码发展的产物，大数据中的数据是信息的展开。看不到这一点，关于大数据甚至数

据的理解就会有根本局限。《大数据时代》一书影响很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迈尔-舍恩伯格等建立在技

术基础上的哲学眼光，这种哲学眼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看到作为大数据背后的信息：“大数据发展的核

心动力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信息技术变革随处可见，但是如今的信息技术变革的

重点在‘T’（技术）上，而不是在‘I’（信息）上。现在，我们是时候把聚关灯打向‘I’，开始关注信息本身

了。”［12］（P97）迈尔-舍恩伯格等不仅关注到大数据的信息关联，而且开始了大数据的信息探索。正是深

入到信息层次，不仅使信息存在得以开显，而且大大改变了物能存在的状态以及我们关于物能的理解。

信息存在使我们对物能存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从而为存在论本身理解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时

代条件。这些新条件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探索空间，其中蕴含着存在论范式的重要转换。正是信息存在

① 李德毅院士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的演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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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数据形态，为深入理解“ontology”概念涵义的演变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

三、“Ontology”涵义嬗变的大数据观照

作为贯穿整个哲学发展史的基本概念，“ontology”涵义的嬗变本身成了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从本体

论到生存论，从实体存在论到关系存在论，从最基本的物的存在到最高层次的人的存在，甚至从存在到

非存在，无不与“ontology”密切相关。由于涉及不同于物能存在的信息存在，大数据为理解“ontology”涵

义的嬗变提供了信息层次的整体观照。

由于数据尤其是数字数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深化数据尤其是大数据的存在论理解至为重

要。“在拉丁文中，‘data’（数据）一词在‘事实’意义上指‘给定’（given）。”［6］（P78）这和在哲学中将经验看

作给定的事实具有内在关联，其存在论意义不言而喻。在这方面，科学和哲学界都已有不同程度的关

注。徐之沛分析了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数据、信息和知识三层次结构：数据是基础，

在数据中提取信息，将信息加工成知识［13］（P88）。作为信息编码最具信息性质的形态，数字数据的确十

分特殊，与给定的经验一样具有存在论意义。数据肯定是给定的事实，其以数字方式内含的是不同于物

能事实的信息事实。如果说，物能事实意味着实在，那信息事实则既不是物能意义上的实在，亦非数学

和逻辑意义上的实在，数据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经典实在论涵义，而只具有事实存在的存在论涵义

——这正是具有本体意味的实在和不具有本体意味的具体存在的区别，也就是实在论与存在论的区别。

实在论一定具有本体承诺。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实在论承诺的是通过抽象得到的终极形式，无论是经验

的还是逻辑的。由于是通过抽象得到的概括结果，属于未经检验的基本预设。存在论与实在论的根本

区别在于，存在既可以是实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往往是抽象的存在），也可以是具体事物的存在，作为过

程就是具体的事件。因此，实在论是从本体论的退离（back away），存在论又是从实在论的退离。本体

论、实在论和存在论，三者不是取代而是范式发展递进的关系。

本体论和实在论都是纯粹的基本预设。由于本体论涉及抽象的终极实体，在一些研究领域，其合理

性已经退离到实在；实在性之所以不可被否认，也因为可以指具体事物的实在性。存在论则退离到可以

完全没有抽象的终极实体承诺，只要有具体事物的存在，就有自己的合理性；这是人类理性不能否定的，

任何主观否定都将失去合法性。也就是说，存在论可以包含抽象的存在和具体的存在者。存在不能没

有存在者，存在者却可以没有存在，正像“水果”不能没有苹果、香蕉和桃子（其实这里连“苹果”和“香蕉”

等都不能用，只能用指物定义）这类具体事物，而这类具体事物却完全可以没有“水果”。只是人类需要

这些抽象概念，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甚至人类不可能走出蒙昧状态，不可能有人的

开化。由此可见存在论在信息层次特有的合理性；由此也可见，只有在深入信息层次的大数据中才能进

一步明确这些概念的各自意义。存在论具有本体论甚至实在论不具有的概念优势。实在论相对于本体

论的优势在于实在可以退离到数学实在等，而存在论相对于本体论和实在论的优势则在于它甚至可以

退离到非存在。这种合理性在信息层次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信息编码的数字数据就最典型。

与模拟数据不同，关于数字数据，我们既不能理解出原初意义上的“本体”涵义，也不能理解为数学

意义上的实在，而只能在具体存在意义上理解。因为数字数据作为既非物能亦非数学或逻辑的信息编

码，只能理解为具体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与波普所说的“第三世界”显然不仅有关联，而且“大

数据具有与世界1和世界2平起平坐的地位”［14］。但在存在论意义上，这种平起平坐是就物能对信息而

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则既有与“世界3”平起平坐的基本存在论对等性一面，又有与信息和物能

本性上不同的一面。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特别是大数据未来已来的维度展开，可以通过知识维度和未来

向度，在信息层次走向大数据存在论意蕴的人类发展关联。

存在主义的本体论研究将抽象的存在拉回到具体的人的存在，大数据则提供了一个在信息层次不

仅深化理解存在论，而且深化理解具体的人的时代条件。大数据存在论意蕴的未来向度和知识维度，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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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结底将在信息层面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存在论涉及。作为生物进化到最高阶段的产物，大自然主

要在生物意义上孕育了人；作为基于物能发展的信息体，大数据的发展则给人提供了数据襁褓。“我们被

包裹于数据襁褓。……我们与这些数据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分离。……我们的信息构成了我们

自身的重要部分。……就像任何襁褓，我们的数据既让人感到约束，又让人感到欣慰。信息开启了我们

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可能性。然而，它也排除了我们不能成为什么的可能性。……我们学会生活在我们

的信息格式中，并最终依赖于它们。”［15］（Pvii）作为具有与大自然基本方面存在论对等意义的存在，大数

据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的确，不同的人群会感受到大数据不同的机遇和挑战，但大数

据基础上的创构以人的需要及其发展为出发点，以满足人的需要及其发展要求为最终目的的根本性质，

决定了大数据存在之于整个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蕴。大数据的发展，一方面和几乎所有科技重大

发展一样，必定因受益程度不同而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又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为人类发展

到更高层次提供前所未有的关键条件。作为既定的自然存在，大自然不内含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因素，

而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大数据存在却通过智能算法等内在包含人类的价值观等，这无疑意味着存在性

质的颠覆性转换，必定使存在论在更深层次涉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性机

遇，又构成新的严峻挑战。由于大数据新的存在特性，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将出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

全新存在论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大数据篡改。

作为大数据不同于大自然的性质和特点，大数据的可篡改性与大数据由人类活动形成、以信息的数

字编码方式存在密切相关。大数据篡改不仅是最容易发生而且是最难以被发现的事实篡改，而且由于

大数据具有存在论意蕴，它还是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篡改。这是最基本也是影响最大、最严重的篡改。数

据一变，大数据相关关系相应改变；大数据相关关系的改变，可以意味着相应规律的变化。更为重要的

是，大数据篡改以极端的方式表明了大数据存在论意蕴一定程度的属人性质。作为既定的物能存在，大

自然没有存在论意义上的篡改问题，即不存在通过改变自然影响自然法则的可能，而作为人类活动的产

物，大数据却存在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篡改问题。这不仅意味着大数据存在论意蕴的人类学性质，而且对

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具有存在论意义的根本挑战。由于大数据产生于人类生存活动，大数据的发展

和人的发展将构成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关联。在这一存在论关联中，数据挖掘具有特殊意义。

通过数据挖掘，大数据的存在论意蕴与人类创构关联在一起。在与物能世界的关联中，人类涉及的

最高层次相互作用是创造；在与作为信息数字编码的大数据世界关联中，人类涉及的最高层次相互作用

则发展到无中生有的创生。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存在论意蕴，都将在存在论层次给一些人提供全新

的存在和发展条件，同时导致人群的进一步分化。

由于大数据不是技术层次的存在，以往任何技术都完全不能与之相比。大数据的发展将提供前所

未有的更好——但其利用也相应要求更高的条件，从而空前凸显更具存在论意义的人群分化。“所有的

技术变革都会产生有得有失的群体：赢家和输家。现有政治机构可能允许失败者阻止或减缓其采用，也

可能允许成功者促进其采用。”［16］（P176-199）大数据越是发展到更高层次，人群的分化越是严重，数据鸿

沟（Digital Divide）的形成和扩大，正是这种发展形势最引人注目的表现。

大数据的发展无疑会大大强化存在论层次人群的分化，所谓数字鸿沟就与此密切相关。早在21世

纪之初的美国，数据鸿沟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

从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到我们与民选官员互动的方式。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描述那些从这

一新技术中获取优势的人与那些没有从中获取优势的人之间的沟壑。”［17］（P133-143）事实上，数字鸿沟

远不只是技术鸿沟，而是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发展事实。造成贫富差距还是表面上的表现，更根本的还在

于，由于大数据越来越凸显的存在论地位，数据鸿沟造成的差别可以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由于信息数字

编码的特殊地位，数字鸿沟在人类发展中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深刻。它意味着，若能够更好地把握大数

据，就可以获得大数据提供的升级存在基础；越是游离在大数据之外，则越可能相对而言反受其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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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用得当，数字技术使其成为可能的自由信息流日益丰富，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接受它们……也许

最重要的，不知道何时及为什么要关闭设备，或者让自己远离它，那么这些信息对我们个人来说会是不

健康的，对企业来说是没有生产性的，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是有害的。”［18］（P5）这也主要还只是涉及技术壁

垒和传统伦理层次的问题，从理论上说，科学技术应当给整个人类带来普遍的福利，“任何人都不应被排

除在获得和受益于这些对参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资源之外”［19］（P79）。但在这个基本层面之上，还不

可避免地存在有时候可能是巨大的差别，因为大数据的存在论意蕴涉及存在基础的变化。认为“‘数字

鸿沟’是将人们分为两个群体的一种方式：有机会接入信息技术的人和没有机会接入信息技术的人”［20］

（P483），还只是就技术壁垒而言，在更深层次，数据鸿沟不仅关系到数据领地，而且这些领地关乎两个不

同世界的差别。涉及与物能意义上的领地相似的信息意义上的领地，无疑涉及大数据更深层次的存在

论意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些方面的类似现象早就出现，但那相对于存在的基础，只是

现象层次的补充，大数据则为此提供了存在论基础。

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实质上是由于大数据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存在基础，从而使大数据利

用的差别造成人群发展条件的不同。因此，从更深层次看，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数字鸿沟在基本的意义

上意味着一种强大的张力，将大大促进人的相应发展。一方面，由于在根本上涉及以相互性（reciproci‐

ty）为基本特性的信息①，在基本层面应当比以往任何科技发展带来的更是人类共同的福利；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成果给人类带来的共同福利越大，在人类中构成差别的能力也相应越大。在大数据的基础上，

由于差别处于存在论层次，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影响就更为根本。这一点从大数据伦理问题的全新性

质就可以典型地看到。

大数据的伦理问题不仅涉及新的技术创新，而且具有与一般技术创新不同的性质。大数据伦理不

仅涉及对大数据的理解，而且需要对大数据有整体把握，因此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性。伦理问题越

涉及根本，就越具有整体性；伦理问题越是整体性的，就越具有与基本规律和生存基础的密切关联，越具

有存在论意义。这一层次的存在论意义，不仅由于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和发展，而且由于未来已来

而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更根本地关联在一起。

在大数据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将是一个信息相互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人作为类群中

的个体存在，在个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数据发展必定随着信息化越来越呈现整体化趋势。正因为如

此，关于大数据基础上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研究，就成了存在论研究新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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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tological Implication of Big Data

Wang Tianen（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digital coding, big data presents an infor‐

mation world different from the material world as a whole. As an informational existence different from the

material existence, big data has important ontological implications. Big data means the upgrading of exis‐

tence, as it increasingly exists not only in the form of data networks, but also by enabling things to exist on‐

line. The upgrade of existence has been bring by big data means the expansion from the material world to the

data world, the network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al and material existence, the promotion of higher dimen‐

sions of existence process and its grasp,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levels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

ment of human and the outside world. Based on the big data form of information existence, we can not only

get the big data 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ontology from ontology to existence, but also see

from ontology to existentialism, from entity existentialism to relational existentialism, from the existence of

the most basic matter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human beings, and even from the "existence" to

"nonexistence". Moreover, we can see the future dimension of existence, so as to see the deeper correlation

between ontology and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big data, and see the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 of ontology at a deeper level.

Key words big data；ontology；information encoding；existentialist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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